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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2022年3月底，在大纪元


退党网站声明退党、团、队人数已达


 三亿九千多万











反馈信箱：santui@comcast.net 提供三退服务   








次生灾害超疫情 国人需自救











经济停摆，精神近溃。几轮封城后人们意识到，疫情清零遥遥无期，口袋清零却近在眼前，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的压力下接近崩溃的边缘。


很多人害怕的已经不是病毒本身，而是一刀切的清零政策，虽然没被感染，但是房子没了，工作丢了，对象跑了，货款断供了。有人在房地产业中熬着，几个月无薪了；有人在繁华都市的外企中强撑着，但供应链和运输线断裂，交不出货来。老人被封在家，饿死病死不是个例。由此足见，如果清零、封城继续下去，企业倒闭就会像坍塌的多米诺骨牌，人们养不了家、糊不了口的生存难题也会联袂出现。





最近东航坠机事件，给人们带来极大震惊，132名乘客和机组成员无一生还。不少人在目睹他人灾难之际，很快意识到，在疫情下挣扎的自己，同样悲催地迈向难以解脱的灾难。一篇网文《2022，还能更难些吗？》写道：我们也在同一航班上，这架飞机叫“疫情”；疫情就像火车，正轧过民生的铁轨。众生皆苦，只想活着，别无所求，这是很多人当前的诉求。


　　人们焦虑地活在“疫情何时了、封城何时停”的动荡之中，当局非要实现社会全面清零，对百姓进行最彻底的防控。有班不能上，有店不能开，








　　中共明知P民们不开工，就会揭不开锅，也要将最彻底的防控进行到底。但是防来防去，病毒该嚣张还嚣张，人却在防控下越来越煎熬。这足以表明，在中共眼里，维持其“伟光正”永远是第一位的，甚至不惜以中国人的温饱、性命为代价。明知核酸检测、疫苗不好使，也要强行地推行下去，其目地就是让几个中共利益集团借机大发国难财。在这种毫无人道、丧失人性的“方针”指导之下，人们终究会意识到，任何人可能离灭顶之灾都不会太遥远。明眼人都清楚，跟着它转悠会失去宝贵的机会，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寻求自救方法！





一名警察的选择


多年前的一天，我在大连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讲起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时，这个司机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：他的一位高中同学，是班干部，为人仗义，好打抱不平，同学们都认为他特别适合做警察，为民除暴安良，肯定会有一番作为。这个同学成绩优秀，后来真的当了警察，工作上有头脑、有见地，立过几次功。因年轻有为，很受上级的重视，作为将来的市级领导接班人来培养。


　　后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，这个同学奉命执行任务，去北京拦截和押回上访的法轮功学员，工作突出的话会有丰厚奖励。在此过程中，他听到了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讲述的事实真相，认为政府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对待这些手无寸铁的善良老百姓。虽然认清了迫害的非法无理，但是自己如果不执行任务的话，肯定上面的压力会很大，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把手枪一放，说，这个活儿我不干了！


那年同学们聚会时，大家都为他放弃大好前程而惋惜。后来这位同学进入保险业谋职，备受客户信任，有的客户一单就是几百万大额，他收入颇丰，而且良心释然。司机感叹地说，好人还是有好报啊！








认清恶党本质 三退人数激增








艰难，小区一旦被封，有食品药品也


无法问津，对各级官员来说，我们怎么死都可以，就是不能死于病毒。恐怖的不是疫情，而是野蛮的政策，这就是民不聊生的“盛世”！彻底对中共不抱任何希望，声明退出共青团！


退团退队的宁儿说：我是一名年轻记者，曾经对中共的各种宣传深信不疑，直到本地发生严重疫情，亲眼目睹了民众的痛苦、绝望，还有中共部门的敷衍、掩盖，把丧事当成喜事办，使我从一个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，变成不再相信共产党，并对领导表示不再入党。现在我了解到更多的中共恶行，真是罄竹难书。我郑重对上天表示，退出少先队、共青团，不再与邪恶为伍，祈请神佛的救度！ 


退出共产党的李哲写道：对共产党的认识，作为体制内的人，我看得更清楚，了解到其邪恶到什么程度。共产党不可能通过自身改良而变好，因为其本质就是邪教，它自己很清楚，一旦改变就完蛋，等待的就是清算。老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，新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，历次政治运动的血债、1989年六四的天安门大屠杀、迫害法轮功学员等等，老帐新帐一起算！








“铁链女”活生生的悲惨遭遇打破沉寂，让人如梦初醒，在冷峻的现实面前，正义的人们掀起了追讨真相、鞭挞罪恶的舆论浪潮。随着铁链女之类事件的不断曝光，以及当局在疫情方面采取的极端措施，对于经济、民生所造成的损失和冲击，让人们对中共邪恶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。目前在海外退党网上声明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的三退人数已近四亿。国内、国际形势瞬息可变，三退人数也可能有更大幅度的突破。


李兴国在退党声明中写道，徐州铁链女案在网际网络上沸沸扬扬，而中共当局从下至上总是欲盖弥彰，邪恶也愚蠢到了极点！普通人都替那些被拐卖的人感到绝望。醒醒吧，中共做的事只有更邪恶、无以复加，还不退出更待何时？黄友金声明退党时说：徐州的拐卖妇女案，残忍得不敢令人相信，还不是个案，几万名妇女被拐卖、遭非人的对待，中共官方广泛而深入的参与其中，所以不管出几份公告，都不会有什么真相，恐怕只有共产党不存在了才有真相。


　　深圳的翟翔宇在退团声明中说：中共持续严格的清零政策导致民生



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
免翻墙安全浏览　http://s.aest.rest  http://w.popw.work/s 重磅信息 疫情报道 链接退党网 (可用火狐等浏览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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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民心向背　看中共末路





着玩，说完哈哈大笑。年终了，党员又学习又考核，让个人写总结，他们都很反感，找一份材料总结，大伙抄。我说大伙都写一样行吗？他们说行，糊弄糊弄得了，别的办公室也抄，都一样，就是名字不一样。


我有个侄子在大型私企当部门经理，他说：有一次朋友聚餐，我说我是党员，大家都笑话我，我很没面子，再也不敢说了，说了砢碜，真砢碜！


很多党员都是为工作、为生活所迫，还有很多是想利用中共来获取自己的利益，就是那些被抓的贪官老虎，获取了巨额利益，又有哪一个是真爱这个党呢？！很多中共高官都一边贪腐一边升官，这对于有点良知善念的党团员来说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今天还在台上道貌岸然地教育台下的芸芸党团员，明天就锒铛入狱了。难怪那个26岁的党员会说：别看我年轻，都懂！








中共走入穷途末路，是民心向背之必然。看看身边中共体制内的人，哪一个是想真正为中共卖命的？又有哪一个是坚信马列信仰的呢？


几年前，我省教育厅的一名权威领导带队来视察工作。视察完毕后，市区正副局长等陪同招待酒宴，席间大家边聊工作边谈当前的国家政策。无意间该领导说道：我告诉儿女，不论干哪行都行，就是不能入党。大家听到这话，都不知道怎么接话茬了，在座的都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，都是党员啊，这领导怎么说出这种话？


沉默了片刻后，有人问，孩子听你的吗？他说听，到现在都一直没入。接着领导就讲了自己的经历：我二十多岁入党，雄心壮志，一心要干一番事业，在大学当过教授。这些年，眼观，耳闻，加上亲身经历，越来越不是那么回事，这不是心中想像的党，





不是好党。我就这样了，但是我坚决不让孩子们入党！


中共的腐败，体制内的人都是心


照不宣的，表面上冠冕堂皇，道貌岸然，其实背后里不知道干什么坏事呢！所以这个省厅领导才会这么失望，他想抛弃这个党，可是这个党却不放过他，所以他才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。饭桌上的人也都是感同身受，大家都对领导投去赞佩的目光，很受触动，有的说做的对。其实他说到大家心里去了。


我办公室有两个党员，其中一个不到26岁，在上学的时候就入党了。


我说你念书时就入党啦！挺“上进”啊！她说上啥进？都是我爸逼我入的，说参加工作有好处（她爸是基层党书记）。别看我年轻，都懂，啥党，屁党没用！我说你把党刊都拿家去看吗？她说拿了，但不看，给我儿子撕

















上海交大学子绝食五年抗议 一秒一秒的坚持





瞿延来是黑龙江人，1977年出生，曾获得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、数学竞赛一等奖。1995年考上了上海交大能源工程系。他很懂得帮助人，包揽寝室卫生，为同学献血，把省吃俭用攒下的四千元还有衣物、被褥送给困难的同学。毕业时，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：像你这样的好人，真的很难找了！


那个时候，全国各地哪都有人修炼法轮功。瞿延来也读过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，官媒开足了马力进行批判。瞿延来发现，那些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，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手法。从那天起，他就向身边的人讲述宣传中的种种破绽，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。


2001年4月，瞿延来决定要修炼法轮功。一开始同事以为法轮功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，渐渐的，同事们发现瞿延来人很善良真诚，都知道法轮功挺好。仅过了4个月，8月底瞿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，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。刚进





用绳子把他绑在床上，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。那种滋味分秒难熬。瞿延来对自己说：一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！一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！那我就一秒一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！


被看守所关押9个月后，法官荒唐的对瞿延来做出五年有期徒刑的判决，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。2007年，上海交大19位校友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，在网上呼吁释放瞿延来。而此时瞿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。


2007年9月底，瞿延来终于被释放了，那时他瘦得皮包骨，头发稀疏很苍老；学法炼功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，也长出了一头黑发。周围的人都见证了他的变化。然而，2018年11月9日，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令，按名单实施大抓捕，瞿延来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。瞿延来目前仍被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，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。











去时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，瞿延来都不动气。犯人们被感动了，有的表示也要炼法轮功。这次被关押了40多天后，瞿延来才被释放。


可回家没几天，他去天安门广场打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横幅，又被警察抓到北京郊区的看守所，警察把他吊起来，瞿延来还是善意地向他们讲真相，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他讲。当瞿延来被送进监舍时，狱警对牢头说：谁也不许欺负他。之后瞿延来被转到“北京七处”，一个专门处理全国要案的地方。在那里瞿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，一条腿被打折，30多天才被释放；通过学法炼功，身体才恢复健康。


2002年8月瞿延来去上海工作。9月30日晚，警察破门而入，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，将他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，把他铐在椅子上轮番审问，抽脸、捏鼻往嘴里灌水…。瞿延来绝食绝水抗议。警察见他不屈服，又送进普陀区看守所，用野蛮灌食的方式折磨他。2003年3月中，瞿延来被整得严重胃出血，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，劳役犯



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
短波收听希望之声--重要新闻、疫情报道、名家谈、脱口秀等，可从6MHz–22MHz之间寻找清晰的频率(千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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